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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佩和感激——记虞福春先生的两件事
阎守胜†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北京 100871)

虞福春先生是著名的核物理学

家和教育家。 1955年起在北京大学

任教，筹建技术物理系并担任系领

导工作。期间，从 1982 年 2 月到

1983年11月，只有短短的、不到两

年的时间，临时出任物理系主任，

应该是任职时间最短的系主任，但

却有两件事得到了虞先生的帮助和

教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有幸在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

3 月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在著名低

温物理学家David Lee教授(因 1970

年代初期发现液体氦-3 的超流相，

199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实验室

工作。1981年秋，在参加完第16届

国际低温物理学会议后，由于我的

实验工作已告一段落，留在那里学

习的效率不高，决定提前半年回北

京大学物理系。回来后面对的是只

有旋钮式电位差计、光点检流计等

普通物理实验课教学设备的实验

室。1982年初，两位学生到我这里

做毕业论文，我从原来合作过的中

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的朋友

那里要到了一些在 FeMn 合金中掺

少量Al的样品，给他们的题目是从

液体氦温度到室温做电阻的测量。

结果出乎意料，发现Al掺到一定程

度，温度升高时，尽管是晶态样

品，电阻却反常地下降。这一发现

让我把研究方向定位到无序体系的

输运性质方面，那时这是物理界关

注的一个热点。虞福春先生给我留

下深刻印象的第一件事就和我在这

方面的研究工作有关。

当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

磁学实验室已经可以做出质量很好

的非晶带材，并做了多方面的实验

研究工作。我和磁学教研室的童老

师讨论，觉得也许还可以做些热电

势方面的测量。测量的困难在于非

晶态材料的热电势值很小，样品两

端每度温差产生的热电势只有2到3

个微伏的量级，旋钮式电位差计的

测量精度不够。在当时的实验条件

下，我们想到的克服这一困难可

能的方法是，固定样品一端的温

度，逐渐升高另一端的温度，用增

加样品两端温差的办法来加大热电势

值，这样就可以测量了。得到的电

势差值随温差变化曲线的斜率就是

我们所要的微分热电势值，为此，

需要用计算机处理测量得到的数据。

通过计算机用多项式拟合实验

数据，现在并不困难，可是那时却

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有的只是像现

在手机大小的、可插入约 1个多厘

米宽、8 个厘米长的薄磁卡，并只

能编一些简单程序的TI-59计算器。

这个计算器还是1981年秋David Lee

教授来访时送给我的礼物，应该说

是当时可以得到的最好的计算器

了，但是我们不会用它做多项式拟

合。有人告诉我，虞先生在这方面

很内行，编写了不同的应用程序。

于是我就前往请教，先生很高兴地

接待了我，给了我一本油印的小册

子，里面有先生编写的多种应用程

序，并很耐心地告诉了我使用的方

法。可惜，这本有纪念意义的小册

子没有保存下来。

尽管根据虞先生编写的程序，

用小计算器处理一个样品的数据也

要一天的时间，费时费力，我们却

因此可以开展研究工作，并且取得

了良好的成果。我们的第一个工作

发表在《低温物理学报》上，立即

被美国物理学会当时出版的 Chi-

nese Physics(《中国物理》)杂志选

中，翻译成英文发表。其后，我们

相继在 Chinese Physics Letter 上发

表了 3篇文章，由于那时杂志海外

发行的区域有限，有些国家只能看

到摘要却看不到全文，我们陆续收

到 60 多个国外索要抽印本的明信

片，还有一位德国教授寄来了他的

专著，希望建立联系。这一阶段的

工作，为我们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很

好的基础。

虞先生教我使用可编程计算器

时已年近古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接待我时先生讲的一段话，大意

是：人们常常认为新东西是年轻人

的专利，编程序、用计算器是年轻

人的事，这是不对的。我对新的东

西很感兴趣，不管年龄有多大，总

是要跟上时代的脚步，不能落伍。

和先生相比，我年轻多了，当时才

四十出头，却不会编程，使我深感

惭愧，对先生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先生的教诲使我受益良多，在以后

的岁月里，我常以先生为榜样，努

力学习新事物，跟上时代前进的步

伐，不过还是做得不够。

第二件事和固体物理学课程的

教学工作有关。

北京大学物理系固体物理课程

的教学工作是1950年代由黄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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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的。黄昆先生调到中国科学院

半导体研究所任所长后，课程由他

的学生、做过课程辅导的韩汝琦老

师接替。由于学校院系体制的调

整，韩老师所在的微电子中心脱离

了物理系，1984年开始，物理系的

固体物理学课程要从本系另找讲课

的老师，这是1983年系主任虞福春

先生要做的工作。

我在Cornell大学期间，为提高

自己的英文程度，旁听过 Neil

Ashcroft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固体物

理课程，深为他从最简单的金属自由

电子气体模型开始，逐渐加以丰富和

完善的体系所吸引。当系里决定有

意讲授这门课程的老师可以写申请

时，我提交了申请报告，说明我在

讲授这门课程时将尝试采用和黄昆

先生不同的Ashcroft教授的体系，从

物理模型的角度认识固体。课程将

从最简单的模型出发，让学生了解

在此基础上添加的每一个因素带来

的物理后果。系里最后的决定是我

和另一位资深的老师隔年轮流执教。

1984年，我开始为物理系三年

级学生讲授固体物理学课程，隔年

讲课的模式一直延续到 1996 年。

2000年因教材建设的需要，我在教

学实践的基础上编写了《固体物理

基础》一书，课堂讲授的主

要内容集中在题为“理想晶

体”的第一部分。为反映物

理学新的进展，添加了第二

部分：“无序、尺寸、维度和

关联”，应该说是一本有特色

的固体物理学教材。

如果说我在固体物理的

教学中取得了一点成绩，那

是和虞先生的提携与关心分

不开的，我对先生怀有深深

的感激之情。从对这件事的

处理上，我也感觉到先生在

做决断时的特点：既有魄

力，也很细心。魄力体现在

敢于把担子交给一个新手，

只因为他有新的想法，采用

了有特色的新的体系；细心

则表现在安排了两位老师，

另一位大体按黄昆先生的体

系讲授，更有教学经验。这

样的处理，让课程的教学留

有转圜的余地。

遗憾的是，虞先生在物

理系短暂任职后便回到技术

物理系了，我也一直没有机

会再见到先生。在先生诞辰

百周年之际，仅以此文表达

我的敬佩和感激吧！

·· 623


